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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擁有雄厚的民意基礎  

雖然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正式落幕，但是特朗普還未願意和平地走下舞台，原因之一是

特朗普在民意上仍然有強大後盾，特朗普得到選民的七千四百萬多票，佔了所有選票的

47%，若以總數而言，這還要高於 2008 年奧巴馬所得到的六千九百萬票。 

過去四年不少人批評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帶有黑人血統的奧巴馬在 2008 年和 2012 年兩次選舉中都勝出。白種人仍然佔了美國選

民的大多數，難道美國社會在短短幾年之間會由接納黑人總統而走回白人至上主義嗎？  

根據愛迪生（Edison）的投票後民意調查，與 2016 年總統選舉相比，2020 年特朗普

在非裔美國人的選票中增加了 4 個百分點，在西班牙裔美國人中增加了 3 個百分點，而

在亞裔美國人中則增加了 5 個百分點。若果特朗普的形像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為什麼少

數族裔對特朗普的支持卻是有增無減呢？ 

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選民盲目地支持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是十分容易的事，但我

恐怕事情並非這麼簡單。筆者認為，由於長期以來很多國內外問題都未能得到妥善解決，

故此孤立主義、傳統主義在特朗普振臂一

呼之下抬頭，這些棘手的問題包括了美國

在國際舞台的角色、非法移民、種族矛

盾、平權法案...... 。 

 

種族主義色彩的言行和政策  

在過去幾年，特朗普許多言行和政策

都彷彿帶有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的色

彩，例如在 2016 年競選期間，他指責墨西

哥對美國輸入毒販和強姦犯；2017 年新納

粹主義等極右派在維珍尼亞州夏洛茨維爾

市示威，抗議當局移走南北戰爭期間羅拔

mailto:chonghoyu@gmail.com


里將軍的塑像，極右派和反示威陣營發生衝突，導致一人死亡，特朗普說在兩個陣營中都

有好人；同一年特朗普總統頒佈行政命令，禁止下列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伊

朗、伊拉克、利比亞、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也門；2018 年，特朗普質問為什麼美

國容許海地和非洲這些「屎坑國家」的人民來到美國；2019 年特朗普說四位非白種人的

女性國會議員應該返回自己的祖國，實際上其中三位女議員都是在美國出生的；在今年總

統大選辯論中，特朗普拒絕譴責白人至上主義組織「驕傲的孩子」（Proud Boys）。 

 

限制穆斯林入境  

限於篇幅，我不能分析以上每一個案例，先談一談針對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

不少批評者都指出這禁令是莫名其妙，1975 年之後，沒有任何一宗美國境內的恐怖襲擊

是由那七個國家的人發動的。在 2001 年 911 恐怖襲擊由十九個劫機者策劃，其中十五人

來自沙地阿拉伯，兩人來自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一個來自黎巴嫩，最後一個是埃及人，這

份清單和特朗普的清單完全沒有重疊之處。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一位沙地阿拉伯的

異議人士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沙地領事館被謀殺和肢解，但特朗普對此一直保持低調。

特朗普是實用主義者，他會因為實際利益而對某些伊斯蘭國家友好，對另外一些則採取嚴

厲措施。根據國際特赦組織，那七個伊斯蘭國家有一個共同點：有大量難民逃離這些國

家。特朗普將美國收容的難民數量由十一萬減至五萬，按此推斷，限制七個伊斯蘭國家的

入境禁令並不是為了防止恐怖主義，或者是出於種族主義，而是基於「美國優先」的大前

提，美國優先」這種想法是有深厚的民眾基礎的。  

 

特朗普侮辱歐洲人  

特朗普曾經侮辱海地和非洲為「屎坑

國家」，但他亦對比利時出言不遜，說布

魯塞爾是「地獄坑」（Hell hole），特朗

普曾經談及幾個歐洲國家的高犯罪率，他

用這樣的話批評倫敦市長：「有了這個無

能的倫敦市長，你將永遠不會有安全的街

道。」特朗普又說：「巴黎不再是巴黎，

巴黎有一些激進的地區，連警察都拒絕去

那裡。」特朗普在 2019 年提議美國收購

格陵蘭，丹麥首相回應說，這種想法是荒謬的。本來特朗普受邀訪問丹麥，但是在丹麥拒

絕出售格陵蘭之後，他取消了這次訪問，並且說丹麥總理「討厭」。今年 6 月，特朗普



嘲諷英國前首相文翠珊是「傻瓜」， 他還侮辱德國總理默克爾是很「愚蠢」。比利時、

英國、法國、丹麥、德國都是白種人國家，似乎特朗普並不是只針對有色人種。事實上，

在過去幾年特朗普和歐洲國家的關係搞得很差，哈佛大學學者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今年 10 月表示，特朗普總統對北約的尖銳批評和自相矛盾的態度，對北約的生

存構成了威脅，他又說，特朗普對歐盟領導人持續不斷的侮辱是可恥的行為，並使美國人

感到尷尬。看來，用大美國主義來形容特朗普的態度，比種族主義或者白人至上主義更加

貼切。 

 

孤立主義的願望  

有趣的是，特朗普這種排外態度在美國有廣大的市場，很多國家對美國都是「抱著有

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態度，一方面沙地阿拉伯等國家不滿意美國對中東的干預政

策，另一方面又拉攏美國去對付頭號宿敵伊朗。在 1990 年代歐洲國家無法處理巴爾幹半

島危機，到了後來美軍參戰，誤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變成了冤大頭。說遠一點，

在冷戰期間美國承擔起保護西歐的責任，1983 年列根總統計劃在西歐部署潘興二型飛

彈，以抗衡蘇聯的 SS20 飛彈，但西歐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要求美國撤走飛

彈。很多北約成員都是經濟發達的國家，但至今美國仍然要承擔北約 75%的軍費。特朗普

不斷地侮辱其他國家，可能是說出了美國人的心底話，這或多或少反映了美國人希望重返

孤立主義的願望。 

 

少數族裔擔憂非法移民問題  

還有，非法移民是美國長期以來都沒有正視的問題，自由派往往將合法移民和非法移

民混在一起去討論，將反對非法移民的人妖魔化為反對所有移民。出於政治正確性，中性

名詞「無證居民」（undocumented resident）取代了「非法移民」，使用 「非法移民」

一詞便會背上歧視的罪名。美國有許多「避難所城市」（Sanctuary city），非法移民進入

這些城市之後便會受到庇護，在這些城市裏面，人們沒有義務跟聯邦政府合作去執行移民

法，但這種罔顧法紀的行為受到美化和歌頌。 

按照常理，特朗普批評墨西哥輸入強姦犯和針對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會觸怒少數民

族，但蓋洛普（Gallup）在 2017 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有 67％的西班牙裔美國人

表示他們對非法移民感到擔憂，這個數字甚至高於感到憂慮的白人（59％）。 一位有墨

西哥和黎巴嫩血統的少數族裔人士並不認為特朗普是種族主義者，相反，他說特朗普的孤

立主義外交政策和反全球化經濟政策吸引了他，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美墨貿易協定對大家



都沒有好處。不少美國人覺得在全球化底下，其他國家佔了美國的便宜，令他們失去就業

機會。 

 

白人至上主義死灰復燃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為

特朗普開脫種族主義、排外態度的

形象，事實上，在美國有不少白人

至上主義者以特朗普為榜樣。在今

年 9 月，美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一個

特輯，名為《在本土成長的仇

恨》，這套記錄片詳細述說了白人

至上主義的起源，他們怎樣在 1990

年代之後消聲匿跡，然後在最近幾

年東山再起。美國廣播公司指出，至少有五十多宗種族仇恨暴力事件的肇事者採用了特朗

普的名字，例如在華盛頓州一名白人恐嚇要殺死一位黎巴嫩出生的男子，他對那名黎巴嫩

裔男子說：「離開我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特朗普！」 在波士頓有兩名白人男子

毆打一位墨西哥裔的街頭露宿者，他們被捕之後對警察說：「特朗普是對的！這些非法移

民應該被驅逐出境！」那位露宿者是美國永久居民。在佛羅裡達州一位拉丁裔的油站工作

人員無緣無故被一個白人男子襲擊，那白人男子說：「唐納德‧特朗普會整他們，因為他

們懼怕唐納德‧特朗普。」 公平地說，曾經有黑人綁架並毆打白人，強迫他說出反特朗

普的話。為特朗普辯護的人可能會說：「特朗普從來沒有鼓勵人做出這種暴力行為。」但

他也沒有明確地譴責這些人，也沒有明確地和他們劃清界線。 

 

政治正確性造成反效果  

筆者需要強調，以美國之大，這五十幾宗可能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白人至上主義

包含了 3K 黨、新納粹主義.....等意識形態，如果你隨機抽樣去訪問特朗普的支持者，你問

他們：「請問你是不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呢？你支持 3K 黨嗎？你認同新納粹主義嗎？」我

相信絕大部分人會說「不是 」，他們亦沒有說謊。大部分白人都只認為自己是維護傳統

價值的保守主義者，當社會漸漸趨於多元化之後，很多白人都感到自己原有的文化和生活

方式受到挑戰，而左派更將多元主義變成了另類的排他主義，例如平權法案要求大學按照

種族比例分配學額；在一些大學裏面，白人教職員合理的言論被少數族裔學生投訴為歧

視，因而被迫辭職。  



許多機構都為其員工提供多元化培訓計劃，要求人承認自己有偏見。但是，美國心理

學家蒙娜‧魏斯馬克（Mona Sue Weissmark）發現，在過去五十年，這些培訓計劃對於消

除偏見和促進多樣性根本沒有效用。多樣性培訓計劃的出發點是：人們需要接受自己的

「原罪」，通過清除自己所謂「錯誤」的信念，從而消除歧視和偏見。其實，告訴人他有

偏見可能會更加挑起族群矛盾，而不是消除偏見；當人們被迫接受權威壓下來的議程時，

結果會適得其反。不久之前，特朗普總統下令聯邦機構停止多元化培訓，原因是他認為這

些培訓會導致族群之間更多分裂和不滿。 

奧巴馬成為美國首任黑人總統之後，美國的種族矛盾問題仍未解決，白人至上主義者

死灰復燃，普遍白人支持特朗普，也許這是對政治正確性的反彈。  

 

結語 

這篇文章並不是要為特朗普辯護，更加不是要合理化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其

實，孤立主義、反全球化主義、反政治正確性的背後是有一些合理的訴求。現在關於選舉

舞弊的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拜登能否順利入主白宮仍然是未知之數，但假若拜登上任之

後仍然不去正視那些長期困擾美國和令人民不滿的問題，仍然是換湯不換藥，我恐怕特朗

普主義會歷久不散。  

這篇文章太嚴肅了！太令人心情沉重。在結尾時讓我來說一個有趣的故事吧：德國總

理默克爾向特朗普提議德國收購阿拉斯加，特朗普勃然大怒，說默克爾的想法是荒謬絕

倫，德國是「屎坑國」、「地獄國」。默克爾批評特朗普不懂得外交禮儀，是不折不扣的

傻瓜、蠢人、笨蛋。美國司法部長巴爾馬上發出對默克爾的通緝令，罪名是：她洩漏了美

國的最高國家機密！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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